
因
為
內
地
二
胎
政
策
開
始
，﹁
月

嫂﹂
︵
陪
月
員
︶
供
不
應
求
，
有
商
人

開
發
商
機
，
大
搞
月
嫂
培
訓
班
，
培
訓

八
天
就
發
出﹁
高
級
月
嫂﹂
證
書
，
有

學
員
上
了
一
天
課
，
便
被
安
排
工
作

了
。
業
內
人
士
稱
，
國
家
是
有
嚴
格
標
準

的
，
涉
事
公
司
所
發
的
證
書
，
並
不
符
合

國
家
所
訂
標
準
，
只
是
培
訓
證
明
書
，
而

行
內
也
沒
有﹁
高
級
月
嫂﹂
的
職
稱
。

所
以
聘
請
陪
月
員
照
顧
新
生
嬰
兒
，
不

光
是
看
證
書
，
更
重
要
看
經
驗
，
最
好
請

有
三
年
以
上
工
作
經
驗
的
，
如
果
有
六
年

工
作
經
驗
，
就
算
是
資
深
陪
月
員
了
。
其

實
陪
月
員
是
否
在
行
，
一
埋
身
就
見
真

章
。
朋
友
添
孫
之
前
，
特
別
去
讀
了
一
個

陪
月
課
程
，
為
的
是
做
媳
婦
陪
月
監
察
員
，
自
己
有

陪
月
知
識
，
就
知
道
陪
月
員
是
否
有
真
功
夫
。

現
代
年
輕
人
分
娩
，
經
濟
許
可
的
都
聘
請
專
業
陪

月
員
，
出
院
後
一
個
月
內
，
產
婦
和
新
生
兒
有
專
職

照
顧
，
可
減
輕
產
婦
和
家
人
的
負
擔
，
未
嘗
不
是
好

事
。
環
境
更
好
一
點
的
，
會
聘
請
日
夜
兩
更
，
讓
新

手
爸
媽
休
息
得
更
好
。
香
港
的
陪
月
員
日
更
約
二
萬

元
月
薪
，
如
果
二
十
四
小
時
日
夜
更
，
約
三
萬
八
千

元
上
下
。
內
地
對
香
港
陪
月
員
的
訓
練
較
有
信
心
，

如
果
香
港
陪
月
員
返
內
地
工
作
，
是
頗
吃
香
的
，
深

圳
約
月
薪
六
萬
，
內
陸
價
錢
更
高
。

但
現
在
內
地
陪
月
生
意
企
業
化
，
我
的
一
位
內
地

朋
友
，
經
濟
較
豐
裕
，
女
兒
分
娩
後
被
安
排
在
深
圳

的
月
子
中
心
，
也
是
六
萬
元
一
個
月
，
兩
房
一
廳
酒

店
服
務
標
準
，
有
全
天
候
月
嫂
二
十
四
小
時
服
務
，

又
有
兒
科
及
婦
科
醫
生
每
周
覆
檢
三
次
，
中
心
為
產

婦
供
應
一
天
六
餐
外
，
還
有
中
藥
、
補
品
，
另
隔
天

為
產
婦
提
供
按
摩
、
艾
灸
、
瑜
伽
，
每
周
三
次
嬰
兒

游
泳
訓
練
，
總
之
令
產
婦
有﹁
皇
妃
產
子﹂
般
的
待

遇
。
當
然
，
現
在
二
胎
政
策
迎
來
生
育
高
峰
期
，

﹁
皇
妃
產
子﹂
價
格
又
全
面
提
升
了
。

月
子
中
心
賺
有
錢
人
的
錢
，
一
般
人
家
的
父
母
，

寧
願
辛
苦
一
點
，
會
親
力
親
為
，
享
受
親
子
過
程
。

陪月真功夫

上
個
周
末
和
家
族
的
兄
弟
姐
妹
聚
會
，
談
到
孩
子

的
教
育
問
題
，
幾
個
人
對
孩
子
基
本
都
持
自
由
放
養

的
態
度
，
不
讓
孩
子
讀
課
外
輔
導
班
，
也
都
沒
有
參

加
什
麼
琴
棋
書
畫
之
類
的
興
趣
班
。
看
來
大
家
皆
無

當
下
一
些
家
長
急
功
近
利
的
心
態
，
彼
此
都
有
欣
慰

之
感
。

我
對
孩
子
的
教
育
除
了
自
身
的
順
其
自
然
外
，
也
和
我

所
處
的
環
境
、
所
接
近
的
鄰
居
有
點
關
係
。

我
家
樓
下
的
籬
笆
小
院
是
一
所
私
塾
，
院
內
常
常
可
以

看
到
一
個
還
在
蹣
跚
學
步
的
孩
子
，
背
上
的
小
書
包
裡
裝

着
錄
音
機
，
不
停
地
播
放
着
︽
論
語
︾
、
︽
詩
經
︾
等
中

文
經
典
朗
誦
，
還
有
純
英
文
朗
誦
的
︽
莎
翁
十
四
行

詩
︾
、
︽
仲
夏
夜
之
夢
︾
，
甚
至
是
德
文
、
法
文
、
日
文

等
經
典
文
學
名
著
的
誦
讀
。

私
塾
的
創
辦
人
蔡
先
生
曾
經
是
體
制
學
校
的
中
學
教

師
，
在
校
時
教
過
語
文
、
美
術
、
音
樂
、
體
育
、
物
理
等

科
目
。
作
為
現
行
教
育
體
制
內
的
一
員
，
蔡
先
生
覺
得
，

身
為
老
師
，
給
予
學
生
的
如
果
只
是
課
本
和
教
參
的
內

容
，
填
鴨
式
的
教
育
只
是
為
了
考
試
，
而
沒
有
教
會
學
生

思
考
，
那
是
在
誤
人
子
弟
。
他
不
斷
地
進
行
反
省
，
並
閱

讀
各
種
教
育
學
說
，
想
探
究
教
育
的
道
理
，
但
一
直
沒
有

結
果
。
後
來
蔡
先
生
毅
然
從
學
校
辭
職
，
到
山
腳
的
村
落

裡
創
辦
了
私
塾
，
開
始
用
國
學
教
材
和
經
典
的
國
外
文
學

名
著
對
學
生
進
行
自
主
教
育
。

蔡
先
生
想
讓
他
的
孩
子
能
活
得
像
個
孩
子
。
他
說
他
在

十
八
歲
的
時
候
決
定
放
棄
繼
續
在
學
校
上
學
時
就
已
經
有

這
樣
的
想
法
了
。
他
所
說
的
孩
子
，
並
不
單
是
他
的
兒

子

︱
那
個
背
着
小
書
包
、
背
上
的
小
錄
音
機
在
讀
經
的

小
男
孩
，
也
包
括
坐
在
教
室
裡
沉
浸
在
美
好
的
中
外
經
典

裡
的
幾
十
個
孩
子
。

那
些
孩
子
的
眼
睛
都
很
明
亮
、
純
淨
，
充
滿
靈
氣
。
蔡
先
生
說
：

﹁
沒
有
壓
力
、
沒
有
煩
惱
，
快
樂
地
生
活
，
那
才
是
真
正
的
孩

子
。﹂
如
今
那
些
在
校
園
裡
每
天
在
課
堂
上
被
老
師
往
腦
子
裡
灌
輸

僵
化
的
教
材
，
下
課
後
焦
慮
地
面
對
繁
重
的
作
業
的
孩
子
，
已
經
失

去
了
做
孩
子
的
樂
趣
。

蔡
先
生
所
做
的
重
點
就
是
教
會
孩
子
們
閱
讀
，
他
說
：﹁
要
讀
，

就
讀
古
文
。
白
話
文
，
這
是
會
說
話
的
人
就
具
有
的
能
力
，
讀
懂
了

古
文
，
就
不
愁
讀
不
懂
白
話
文
。﹂
孩
子
們
每
天
誦
讀
的
就
是
︽
論

語
︾
、
︽
大
學
︾
、
︽
中
庸
︾
、
︽
孟
子
︾
、
︽
易
經
︾
、
︽
英
文

名
著
選
︾
、
︽
德
文
名
著
選
︾
、
︽
法
文
名
著
選
︾
等
中
外
經
典
名

著
，
甚
至
還
有
︽
黃
帝
內
經
︾
等
醫
學
經
典
，
以
及
書
法
和
音
樂
經

典
。私

塾
裡
的
孩
子
們
每
天
就
是
讀
書
和
遊
戲
，
沒
有
作
業
。
沒
有
作

業
的
孩
子
應
該
算
是
最
快
樂
的
孩
子
了
。

每
天
下
午
，
孩
子
們
上
完
最
後
一
堂
課
，
在
老
師
們
的
帶
領
下
有

條
不
紊
地
走
出
院
子
，
到
小
溪
邊
的
足
球
場
上
開
始
每
天
的
必
修

課
：
遊
戲
和
體
育
鍛
煉
。
這
種
鍛
煉
有
時
候
在
山
上
進
行
，
孩
子
們

可
以
走
進
大
自
然
，
和
小
溪
、
山
林
、
小
動
物
作
最
親
密
的
接
觸
。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裡
長
大
的
孩
子
將
來
想
必
都
會
是
身
心
皆
健
康
的

孩
子
。

網
上
關
於
自
殺
的
新
聞
裡
，
年
齡
最
小
的
自
殺
者
年
僅
十
歲
，
其

自
殺
的
理
由
很
簡
單
：
家
長
給
孩
子
的
學
習
壓
力
太
大
，
每
科
都
需

要
考
九
十
分
以
上
。
另
一
個
在
前
幾
天
剛
看
到
的
新
聞
，
一
個
年
輕

人
因
為
一
樁
小
事
殺
了
自
己
的
親
生
父
母
連
同
鄰
居
一
共
十
九
口

人
。不

管
自
殺
還
是
殺
人
，
歸
根
究
柢
，
這
兩
個
孩
子
都
是
不
當
教
育

的
受
害
者
，
是
走
到
極
端
的
代
表
，
一
個
害
了
自
己
，
一
個
既
害
了

自
己
又
害
了
那
些
無
辜
的
人
。
如
果
他
們
接
受
的
是
沒
有
壓
力
、
沒

有
煩
惱
的
教
育
，
想
必
結
果
會
大
不
相
同
。

現
在
很
多
人
都
在
感
嘆
中
國
人
有
高
學
歷
的
愈
來
愈
多
了
，
但
明

事
理
、
有
頭
腦
的
卻
愈
來
愈
少
了
，
很
多
人
打
破
腦
袋
也
想
不
明

白
，
其
實
原
因
很
簡
單
，
我
們
奪
走
了
他
們
的
童
年
，
不
按
季
節
生

長
的
植
物
能
不
異
化
嗎
？

讓
教
育
回
歸
自
然
，
貌
似
舉
手
之
勞
，
實
則
難
於
登
天
。

讓教育回歸自然

看
︽
杜
蘭
朵
︾
時
，
雖
然
為
其
戲
劇

張
力
和
抑
揚
頓
挫
的
音
樂
感
染
，
劇
情

也
交
代
清
晰
，
這
齣
歌
頌
愛
情
的
歌
劇

以
其
緊
湊
的
佈
局
和
流
暢
的
敘
事
方
式

吸
引
觀
眾
，
但
劇
本
到
底
是
近
一
個
世

紀
前
的
產
物
，
在
今
日
看
來
，
難
免
有
脫
落

之
感
。

美
貌
的
吸
引
力
很
大
，
愛
情
的
力
量
更

大
，
公
主
的
美
令
王
子
着
迷
，
王
子
的
愛
助

公
主
解
恨
，
但
說
到
底
：
善
良
的
僕
人
還
是

犧
牲
了
。
在
不
同
版
本
的
︽
杜
蘭
朵
︾
中
，

柳
兒
這
個
角
色
略
有
不
同
，
在
川
劇
︽
中
國

公
主
杜
蘭
朵
︾
中
，
劇
作
家
魏
明
倫
雖
然
沒

令
她
的
人
起
死
回
生
，
卻
令
她
的
靈
魂
投
在

杜
蘭
朵
身
上
，
令
驕
傲
的
公
主
走
出
皇
宮
，

更
化
身
為
柳
兒
，
陪
王
子
在
民
間
走
天
涯
。

美
、
愛
、
善
在
劇
中
得
到
體
現
，
普
契
尼

筆
下
的
杜
蘭
朵
公
主
雖
有
原
委
，
但
其
報
復

的
方
式
太
殘
忍
，
尤
其
是
全
城
無
眠
夜
和
柳

兒
之
死
那
一
幕
，
親
自
嚴
刑
逼
供
，
草
菅
人

命
，
活
脫
脫
是
個
暴
君
！
再
美
麗
的
人
或
再
偉
大
的
愛
都

難
令
人
舒
暢
，
尤
其
是
重
視
人
權
的
今
日
。
跟
普
契
尼
強

調
的
美
不
同
，
魏
明
倫
突
出
的
是
善
的
力
量
。

據
說
，
故
事
的
最
原
始
版
本
源
自
︽
一
千
零
一
夜
︾
的

傳
說
，
原
來
的
公
主
只
是
刁
鑽
任
性
，
懲
罰
男
人
，
並
沒

殺
人
。
只
是
，
故
事
傳
到
西
方
，
他
們
帶
着
對
中
國
皇
權

的
蔑
視
，
把
公
主
寫
成
冷
血
美
人
。
雖
然
她
冷
酷
的
冰
心

最
終
被
帶
有
西
方
騎
士
精
神
的
愛
融
化
，
但
不
足
以
彌
補

之
前
的
殘
暴
，
這
是
文
化
偏
見
下
的
產
物
。
無
論
普
契
尼

的
劇
作
結
構
如
何
完
美
，
悠
揚
的
樂
曲
如
何
揪
住
人
心
，

但
公
主
的
個
性
轉
變
太
突
然
，
而
王
子
的
愛
也
太
膚
淺
和

太
薄
幸
︵
對
柳
兒
︶
。

上
世
紀
初
，
西
方
社
會
興
起
東
方
熱
，
但
對
他
們
來

說
，
東
方
只
是
一
個
神
秘
而
又
未
開
發
的
地
方
，
每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想
像
。
奧
地
利
作
曲
家
馬
勒
也
在
這
時
期
創
作

了
大
型
交
響
聲
樂
套
曲
︽
大
地
之
歌
︾
，
同
樣
是
改
編
別

人
的
作
品

︱
詩
人
漢
斯
．
貝
特
格
的
意
譯
詩
集
︽
中
國

笛
︾
，
而
該
詩
集
並
非
直
接
譯
自
中
文
原
文
，
而
來
自
法

文
。
跟
普
契
尼
一
樣
，
作
品
首
演
時
，
馬
勒
已
逝
世
。

︽
杜
蘭
朵
︾
中
的
︽
苿
莉
花
︾
歌
謠
和
︽
大
地
之
歌
︾

的
唐
詩
都
成
為
東
方
情
調
的
註
腳
，
但
兩
者
的
意
境
相
去

甚
遠
。
我
在
十
多
年
前
欣
賞
過
江
青
為
香
港
舞
蹈
團
編
導

的
舞
蹈
詩
歌
劇
︽
大
地
之
歌
︾
，
當
時
的
男
高
音
也
是
本

港
觀
眾
熟
悉
的
莫
華
倫
。
比
較
起
來
，
西
方
的
︽
杜
蘭

朵
︾
淒
美
卻
蒼
涼
，
而
江
青
／
馬
勒
版
的
︽
大
地
之
歌
︾

則
悲
涼
中
見
豁
達
。

西方人的東方故事

從
前
重
男
輕
女
的
傳
統
觀
念
，
隨
着
時
代

進
步
像
有
點
褪
色
，
社
會
喊
着
男
女
平
等
。

在
香
港
，
自
從
成
立
了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

︽
性
別
歧
視
條
例
︾
立
法
以
後
，
社
會
對
兩

性
就
業
、
學
習
機
會
等
等
有
了
客
觀
標
準
，

但
現
實
與
理
想
仍
然
存
在
落
差
。

傳
統
以
來
，
教
育
行
政
已
成
一
個
男
性
的
堡

壘
，
但
其
描
述
行
政
主
導
及
持
續
專
業
性
也
不
利

於
女
性
。
科
層
體
制
強
調
於
全
職
投
身
工
作
、
按

年
資
晉
升
、
持
續
進
修
等
。

組
織
行
為
研
究
，
以
一
種﹁
男
性
的
稜
鏡﹂
所

得
出
反
映
觀
點
，
而
且
研
究
以
男
性
為
群
體
完

成
，
亦
假
設
男
性
和
女
性
經
驗
相
同
。
男
性
世
界

觀
主
宰
研
究
與
知
識
領
域
範
疇
，
即﹁
男
性
界
定

學
術﹂
︵m

ale-defined
scholarship

︶
。

在
教
育
界
，
早
期
男
女
教
師
在
學
校
中
，
女
教

師
只
做
教
學
工
作
，
而
男
性
被
視
為
有
能
力
擔
任

校
長
或
管
理
層
一
職
。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調
查
報
告
中
指
出
，
女
性
特
別
是
華
人

社
會
的
女
性
，
需
要
兼
顧
家
庭
、
子
女
和
工
作
。

超
過
百
分
之
六
十
四
的
三
十
歲
以
上
已
婚
女
性
需

要
工
作
，
而
且
人
數
在
過
去
十
年
不
斷
上
升
。
女
性
因
為
家

庭
和
親
子
關
係
往
往
把
事
業
放
於
最
後
，
因
此
女
性
教
育
管

理
人
員
的
比
例
少
，
並
非
其
沒
有
相
關
能
力
，
而
是
家
庭
與

事
業
權
衡
下
，
女
性
往
往
選
擇
前
者
。

不
少
校
長
在
︽
教
育
的
性
別
視
角
：
課
堂
與
教
學
實
證
研

究
︾
中
指
出
，
男
校
長
刻
意
於
已
婚
女
教
師
對
工
作
未
有
太

大
承
擔
，
而
男
性
亦
沒
有﹁
家
庭
牽
掛﹂
，
因
此
更
能
全
情

投
入
職
場
。

由
此
可
見
，
男
女
有
別
的
無
形
之
手
仍
存
在
空
氣
之
中
，

女
性
在
職
場
上
繼
續
向
上
流
確
實
是
一
件
不
易
之
事
。

男女仍未平等

幾
年
前
吧
，
家
居
附
近
一
個
小
公
園
外
，
總
有
一
個

人
坐
在
矮
凳
上
，
前
面
擺
着
棋
子
和
殘
局
，
有
人
贏
了
他

的
話
，
他
輸
二
十
元
。
如
今
這
種
街
頭
殘
局
已
少
見
到
，

倒
是
在
不
同
地
方
的
公
園
裡
，
都
有
不
少
長
者
在
下
象

棋
，
不
過
下
的
都
是
在
半
邊
棋
紙
上
的
盲
棋
。
我
不
知
道

長
者
是
純
娛
樂
還
是
有
些
少
輸
贏
。
但
由
此
可
見
，
真
正
下

象
棋
的
人
似
乎
愈
來
愈
少
見
了
。

以
前
在
台
灣
工
作
時
，
認
識
一
位
單
騎
走
天
涯
的
單
車
騎

士
，
名
叫
胡
榮
華
。
而
剛
好
在
差
不
多
同
時
，
內
地
有
一
位

獲
得
象
棋
冠
軍
的
棋
士
，
也
叫
胡
榮
華
。
只
是
那
個
時
候
我

已
很
少
踩
單
車
，
反
倒
學
起
象
棋
來
了
。
象
棋
原
來
易
學
難

精
，
便
放
棄
了
。
雖
然
放
棄
了
象
棋
，
卻
另
有
意
外
的
收

穫
，
就
是
得
知
，
原
來
象
棋
的
棋
子
，
可
以
用
來
學
學
古
人

玩
行
酒
令
。

這
棋
子
行
酒
令
特
別
適
合
同
學
會
呀
什
麼
的
有
一
大
堆
人

參
加
時
玩
。
只
要
拿
出
一
副
象
棋
，
學
盲
棋
那
樣
蓋
着
，
然

後
由
誰
來
翻
開
都
可
以
，
因
為
每
一
隻
棋
子
都
有
一
句
七
言

詩
句
代
表
一
種
喝
酒
的
含
義
。
且
來
看
看
紅
棋
部
分
：
帥
，

中
原
將
帥
憶
廉
頗
，
意
即
耆
英
要
喝
；
仕
，
仕
女
班
頭
名
屬

君
，
意
即
席
中
女
士
要
喝
；
相
，
兒
童
相
見
不
相
識
，
意
即

多
數
人
不
認
識
的
陌
生
客
人
要
喝
；
俥
，
虢
國
金
車
十
里

香
，
意
即
灑
了
香
水
的
人
要
喝
，
包
括
灑
了
古
龍
水
的
男
士
；
傌
，
馬

踏
雲
中
落
葉
聲
，
意
即
唱
歌
唱
得
好
的
人
要
喝
；
炮
，
炮
車
雲
起
風
欲

作
，
意
即
剛
好
站
起
來
的
人
要
喝
；
兵
，
靜
洗
甲
兵
常
不
用
，
意
即
剛

好
在
脫
外
套
的
人
喝
。

再
來
看
看
黑
棋
子
：
將
，
聞
道
名
城
得
真
將
，
穿
了
制
服
前
來
的
人

喝
；
士
，
定
似
香
山
老
居
士
，
自
然
是
做
教
師
的
人
喝
了
；
象
，
詩
家

氣
象
歸
雄
渾
，
當
然
是
會
寫
詩
的
人
喝
了
；
車
，
停
車
坐
愛
楓
林
晚
，

那
些
看
到
酒
就
已
臉
紅
的
人
就
要
喝
了
；
馬
，
洗
眼
上
林
看
躍
馬
，
戴

眼
鏡
的
四
眼
仔
喝
；
砲
，
小
池
鷗
鷺
戲
荷
包
，
那
些
帶
着
名
貴
皮
包
的

男
女
都
要
喝
；
卒
，
殘
卒
自
隨
新
將
去
，
帶
着
小
孩
而
來
的
大
人
喝
。

象棋閒話

盆栽花草，文竹算比較常見的一種。單位辦公
室裡有一盆文竹長勢喜人，幾根藤條像游蛇似的
根根半米有餘。在我家中也有一盆文竹，花兩元
錢買的，栽植在小花盆中，高度不過二十幾厘
米。
風水學中講，庭院適合栽植大葉植物。文竹葉
片碎小，花如小米點點，不在大葉植物之列，雖
對改善空氣質量有益，我卻並不青睞它。不是說
文竹不美，只是不是特別中意，憑的也僅是直
覺。就如玫瑰，第一眼就傾慕；就如牡丹，看一
眼就喜歡。
科內的小張從集市和同事、朋友那裡淘來不少
花草，她去另一家醫院工作後沒把它們帶走，囑
託我代養。在眾多花草中，有一盆文竹，不是很
起眼的那種。養了大概兩三周吧，文竹發出幾條
新藤，一天一大截瘋長。長到一米多長，幾根直
不起腰的藤蔓開始亂纏亂繞。我看不下去，去院
外的小竹林找了根兩米多長的竹竿，作為支柱插
到花盆中，然後把文竹的幾根藤條依次纏到竹竿
上。不到小半年，我把藤條上上下下反覆折返了
好幾回。若不讓其折返，一根藤條怕不下七八米
長了。後來小石建議把藤條頭掐掉，光長藤條不
知得長到什麼時候，這樣不長葉子也不耐看。掐
掉頭的文竹，果然開始長葉。看上去不像以前那
樣滿竹竿藤條了，有了新葉的文竹比先前耐看許
多，也更像盆栽花草了。
本地野生的牽牛花，長在野外和長在盆中，養
法就不相同。在野外，它們可以肆意長，一片片
很美。在盆中，若也任其肆意生長，必然給人亂
糟糟的感覺。很多用作盆景的植物，本可以長成
參天大樹的，作了盆景，就不能再和在野生環境

下一樣了，得適應新環境，得遵循新法則。栽植
在盆中的文竹和牽牛花們，不能再像在野外一樣
隨意生長，這本身不是植物的錯，也不是栽養之
人的過錯。對與錯，有時不一定得劃清界限，有
時想劃也未必劃得清。
到過我們科室的人，見到文竹，大多詫異。文
竹怎麼能長得這麼旺盛？問我，我回答不清。就
連小張回來閒逛，看到自己的文竹時都異常驚
訝。實際上，我只給它澆了澆水，鬆了鬆土，插
上了一根竹竿。那盆文竹長勢好，靠的全是自身
的韌性。長到竹竿頂端，我把它的頭折返回來，
讓它沿着竹竿往下長；長到底端，我再把文竹藤
條的頭繞折上去，讓其再往上生長。若非文竹自
身的韌性，豈能長到七八米長？我對文竹，至今
沒啥特殊感情，但由衷敬佩它的韌性。韌性之
美，在那盆文竹身上，體現得很淋漓！
按說文竹本不該繞着一根竹竿來回攀爬，是我

刻意為之的，但文竹依然在默默生長。有時候人
真的得向植物學習，學習那種逆境中不計較對錯
的豁達姿態。
數月前，槐花正開，應本地一家報紙副刊編輯
之邀，赴費縣大青山參加了一場文學交流活動。
於之前認識的朋友，算是一場小聚；於之前不認
識的朋友，算是一場不錯的相遇良機。返程後心
情舒暢，即興寫了一篇隨筆，幾周後刊在《文匯
報》副刊百家廊。
不曾想，文章剛一刊出，即收到省內一文友的
QQ信息。大體意思是文中的記述，提及多人，
對其卻隻字未提，並明言相告，從此不相識，還
牽扯出一些其他人與事，質問我何以如此如此。
我一看發蒙，再看還蒙，三看三蒙。在大青山聚

會的人不下兩百位。我與留言之人算相識較早
的，雖見面機會不多，也算早就認識，有事時還
曾偶爾聊天。只因一篇隨筆小稿未提及名姓，就
動起雷霆之怒興師問罪，難免讓人莫名其妙。箇
中原因，更令人費解。
文人相輕，武人相重；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這話未必真對，有時用在某些小圈子裡則很實
際。習武之人，高下一比即見，而為文者，各說
各理，很難像為武之人那樣彼此敬佩對方。這似
乎真是自古有之的。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無論文
武，若想提升自身，絕對不可能靠一味貶低、詆
毀對手或排斥意見不一者可得。
交友處事，需要抱以寬容之心、豁達之態。有
云：「以德報怨。」有云：「身正不怕影子
斜。」只是小事一樁，何必斤斤計較？倒不如學
學花盆中的那棵文竹，默默生長之，不言不語
之，任爾東西南北風！
前幾天的一個傍晚，我開車去老家接兒子返

回。半道上有人攔車，一個四十幾歲的女人臉上
堆滿焦急之色，問我能否捎她一程。我不認識
她，但一個鎮子上的人，見她有難事，便答應捎
着她。路上，女人打了幾個電話，聽得出遇上了
麻煩事。她掛掉電話後跟我訴苦，問我知不知道
鎮上的某某。小鎮不大，整天在這裡生活，我當
然知道。那人是中學教師，工作之餘開辦了幾家
婚紗影樓和手機專賣店，因與他沒啥交情，我知
道的僅此而已。
女人說那位看上去特有本事的老師是她外甥女

婿，剛出了車禍。她兒子在其影樓打工多年，工
資沒拿多少，還被其哄騙替他擔保了幾筆貸款。
最近，因為車禍原因，其中一筆貸款要扔給她們
還。以前說總共七八萬，可只這一筆，就要還十
七萬多。二十幾里路，女人一直在訴苦，滿嘴都
是那位老師的種種不是。女人說曾受僱在他的手
機店四年，一年兩萬多的工資，拿到手的不到一
萬塊錢。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又是親戚，拖欠着

就拖欠着吧，可誰也沒想到會被坑得這麼慘。不
僅如此，那人還非法吸收民間存款搞投資，結果
一千多萬全被一個大工程套牢，欠下的一屁股債
根本沒法償還。她兒子因幫忙貸過款，被人家整
天追債到處躲，都瘦得不像人樣了。女人抱怨他
們虧，一分錢沒撈到，出了力還得幫着還賬。我
很少插話，聽了一路。下車前女人向我連連道
謝，表示幸虧遇上我載了她一程。
若女人所言屬實，影樓的老闆就太不地道了。
當他向親戚朋友伸手尋求借款援助和抵押貸款
時，親戚朋友幫了他，但最終他卻又毫無愧疚地
坑了所有幫過他的人。這類人不僅輸了一大筆財
富，還輸掉了難以挽回的誠信和人格。
有時騎車或驅車夜行，常有車輛不顧迎面行人
的感受，開着遠光燈瘋狂疾馳。遇上這種霸道車
輛，我一般都緊急剎車避讓。因為被強光照射的
一剎那，眼睛近乎全盲。為了自己看清路面，就
毫不顧惜別人感受的司機，遠光燈雖亮，心裡卻
是鍋底灰般黑的，黑得還特扭曲。
有些人，的確不及文竹。文竹被栽植於室內的
花盆中，好與壞，難思量；把沒有支撐的藤蔓纏
繞到竹竿之上讓其來回攀爬，對與錯，難思量；
文竹對我的養護方式有無意見，愛與憎，難思
量。但在思量與不思量的間隙，文竹的堅韌、坦
然之美，卻早已躍然紙上。

韌性之美

今
時
今
日
，
做
人
父
母
可
真

為
難
，
難
在
忽
然
不
知
何
來
一

股
熱
風
在
談﹁
起
跑
線﹂
。
起

跑
線
，
怎
不
觸
動
天
下
父
母
養

兒
育
女
的
神
經
！

起
跑
線
重
要
不
重
要
，
聽
多
年
前

四
百
萬
養
一
個
兒
女
的
理
論
，
就
夠

很
多
父
母
提
心
吊
膽
，
為
兒
女
的
起

跑
線
傻
了
眼
，
不
過
話
時
話
，
兒
女

要
生
起
來
就
生
了
，
這
兩
年
滿
街
兩

三
歲
的
小
孩
，
難
道
那
些
父
母
都
腰

纏
四
百
萬
？
何
況
照
物
價
的
飛
升
，

多
年
前
的
四
百
萬
，
至
少
已
是
今
日

的
六
七
百
萬
，
豈
不
是
那
些
小
人
兒

的
父
母
，
全
都
中
過
幾
期
金
多
寶
？

大
概
一
雙
筷
子
養
個
孩
子
的
觀

念
，
始
終
根
深
蒂
固
，
蓋
過
四
百
萬

的
疑
慮
，
我
們
大
中
國
的
父
母
還
是

堅
信
天
生
天
養
，
才
那
麼
勇
武
生
孩

子
，
只
是
孩
子
真
正
生
下
來
後
，
才

知
道
手
尾
好
長
，
小
人
兒
才
站
穩

步
，
得
要
為
他
準
備
不
甘
後
人
的
起

跑
線
，
開
始
感
到
頭
痛
了
。

起
跑
線
重
要
不
重
要
，
看
上
世
紀

社
會
上
成
功
的
知
名
人
士
的
履
歷

吧
。
撇
開
子
承
父
業
的
富
二
代
不

說
，
更
大
多
數
還
不
是
成
功
在
憑
自

己
努
力
攀
上
高
位
，
誰
少
年
時
做
過

小
販
，
誰
靠
老
父
微
薄
工
資
養
家
，
誰
曾
刻
苦

勤
工
儉
學
，
那
麼
多
誰
誰
誰
，
不
一
樣
同
步
熬

出
頭
來
。
前
人
常
說
英
雄
不
論
出
身
低
，
又
說

莫
欺
少
年
窮
，
贏
到
終
點
的
，
也
不
一
定
出
生

時
都
含
着
金
匙
。

認
識
兩
個
不
同
起
跑
線
的
前
輩
，
甲
憑
父
蔭

分
配
到
衣
食
無
憂
的
大
車
行
，
可
是
不
改
公
子

脾
氣
，
不
屑
管
理
父
業
，
隨
個
人
耍
樂﹁
志

趣﹂
，
賣
掉
車
行
開
設
舞
苑
，
過
幾
年
花
天
酒

地
日
子
，
錢
花
光
了
，
連
累
家
中
賢
妻
孝
子
，

日
子
都
沒
好
過
。

反
之
他
車
行
中
的
夥
記
乙
，
有
點
積
蓄
，
跟

朋
友
合
夥
售
賣
汽
車
零
件
，
生
意
日
漸
起
飛
，

幾
十
年
下
來
不
止
開
了
分
店
，
還
助
幾
個
成
年

兒
女
買
了
樓
。
這
個
乙
，
不
是
什
麼
大
成
功
人

物
，
卻
懂
得
起
跑
前
為
自
己
未
來
劃
定
了
成
功

起
跑
線
。
甲
呢
？
以
為
終
生
不
愁
吃
喝
，
有
恃

無
恐
，
不
知
自
愛
，
就
輸
在
終
點
。

從起跑到終點

百
家
廊

袁
星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連盈慧

翠袖翠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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